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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飞手驰援横州

7月6日中午，在网络上看到横州洪
水的视频后，当地无人机协会建立了一
个救援群。

起初，协会负责人姜锴和其他成员
一边联系有关部门，一边召集本地飞手，
优先组织能够第一时间投入的救援力
量。救援需求陆续发布后，他们开始不
断收到外地飞手的咨询。

据姜锴估算，本次参与支援的广西
本地飞手有100多人，向他们报名或咨
询的外地飞手有三四百人。考虑到路
况、距离和现场需求，他们劝退了一部分
路途过远的飞手，但此次救援中，仍有最
远来自黑龙江的飞手前来驰援。

在救援群里，求助信息实时更新，协
会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匹配任务，飞
手抵达现场进行勘察，志愿者联系好物
资存放点及对接人。物资从起飞点送出
后，地面人员继续确认下一处需求，救援
节奏由此衔接起来。

“有些无人机飞不了那么远，也带不
了那么多物资。”姜锴说。雨势过大时，
即使有人提出起飞，他们也会暂缓任务，
“设备都是飞手自己带来的，要尽量避免
损失”。

彼时，官方救援正在水面和陆地展
开。消防、武警等力量陆续集中，开展人
员搜救和道路抢修。但受损道路难以在
短时间内恢复。部分村庄被积水包围成
为“孤岛”，冲锋舟也会受到水流、地形和

水下障碍物的限制。无人机承担的，正
是这种情况下的长距离、高频次补给。

广西贝贝享飞无人机负责人卢国杰
常年从事无人机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业
务，也是贺州当地志愿救援队的一员。
2023年8月河北涿州洪灾时，他曾在当
地参与救援，并用热成像无人机勘查水
情、搜寻被困人员。当时市场上的无人
机飞行距离和载重有限，一些较远的物
资运送需求难以完成。

这两年，专用运载无人机逐渐投入
市场。得知横州一些被困点距离起飞位
置超过普通农业无人机的作业范围后，
卢国杰带上 FC100 运 载 无 人 机 、
M400、经纬4T等设备，于7月6日从贺
州出发，7日凌晨抵达横州。

一路上，他看到不少无人机在灾区
上空作业，那些设备平时多用于喷洒、播
撒、吊运。“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卢国杰
说，涿州洪灾时，无人机更多用于勘查，
真正承担远距离运输的设备并不多；而
在横州，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已经能够进
入救援一线，“这和国内无人机产业这几
年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路没有通，无人机先
飞过去

抵达校椅镇六蓝村附近时，卢国杰
看到一架植保无人机悬停在空中。受降
雨影响，设备出现故障，随后坠入一百米
外的农田。到达现场后，他用自己的运
载无人机把那架故障设备吊了回来。

现场的水和面包等物资已备好，等

待无人机送往被困区域。卢国杰使用的
运载无人机额定载重为75kg，但实际执
行任务时，他通常将每次载荷控制在
60kg左右。“不能顶着最大载重飞。”他
说，载荷越大，续航时间越短，救援现场
要为突发情况留下余量。

卢国杰认为，无人机救援不仅需要
设备和飞手，也需要了解不同机型性能
的人员参与调度，“不懂性能，就可能耽
误救援时机”。

7日中午，由于驾驶的电动皮卡车充
电困难，他暂时返回贺州，借到燃油车
后，于8日晚再次进入横州。此时，救援
指挥和无人机调度工作已逐渐完善。

当天晚上，卢国杰被分配到云表镇
亚陂村。附近难以找到住宿地点，他联
系求助人，借住在村委会。9日早上6
时，他先放飞经纬4T，查看村内积水和
道路情况，随后按照安排向亚陂村八组
运送物资。

两三个小时后，随着地面抢修推进，
道路恢复通行，现场通知无人机飞手停止
作业，被困人员转由地面力量转移安置。

其间，姜锴收到一条求助信息：一名发
烧两天的小女孩需服药。指挥部有救护车
和退烧药，但道路不通。他在群里寻找能
够完成任务的飞手，又逐个联系现场人员，
最终找到一架无人机，将药送了进去。

类似任务不断出现。回忆起受灾区上
空无人机密集作业的场景，姜锴表示：“没
有无人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7月8
日，大疆发布公告称，参与广西抗洪救援
的大疆植保机、运载机若因救援受损，可
享受免费维修；根据现场需求，部分植保
无人机的飞行高度限制也作出调整。横

州本地大疆售后点实行24小时营业，受
损无人机送修后，最快数小时即可重新投
入使用。对飞手而言，这意味着救援中的
设备损耗和维修压力被尽可能降低。

围绕无人机吊运人员的安全性，救
援现场和网络上也出现过讨论。多位受
访飞手表示，农业及运载无人机并非常
规载人设备，“吊人救援”只是极端情况
下的应急处置，不能替代由消防、武警等
专业力量实施的人员转移。

洪水退去，飞手们悄
然退场

广西大雄鹰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员
韦俊朱进入横州前，先带公司救援队赶
往了贵港。

位于贵港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受洪水影响，水位几乎没过篮球架，
8000余名师生等待转移。到达学校后，
韦俊朱和队员分别驾驶3艘橡皮艇参与
水上救援。

他们从白天工作到天色渐暗，转移
了近百名学生。随后，中国安能的动力
舟桥抵达学校。第二天中午，韦俊朱团
队撤出现场，转往横州，“国家队来了，我
们就去更需要我们的地方。”

抵达横州云表镇后，韦俊朱承担的
任务已从水上救援转为灾后防疫消杀。

洪水退去，养殖场等区域需重点防
控。根据疾控中心统一部署，韦俊朱所
在团队使用T100S植保无人机开展空
中消杀作业。无人机一次可装载约85
升药液，设定航线后，通常在5至6米高

度进行喷洒。对养殖场作业时，飞手要
身着防护服在污染源外围操作。“闻到死
猪腐烂的味道，看到的画面也触目惊
心。”韦俊朱说，有些牲畜尸体被水冲到
路边、农田，有些就地掩埋在淤泥里，挖
掘机在一车车清运。

云表镇万庄村的养殖户梁海萍，洪
水前存栏约7500头生猪。当日最高水
位逼近猪舍屋顶，工人及时撤到附近山
坡，猪则未能转移。“这么多猪，当时没有
地方转，也调不到车辆和人手。”梁海萍
说。洪水后，养殖场的猪全部死亡，猪舍
也因清理需要被拆除。养殖场完成消杀
后，工作人员仍在清理现场。

“前期是救人，现在是清淤和防疫。”
韦俊朱说。每天清晨，他们尽量赶在大
型工程车辆集中进场前出发，有时一天
只能完成三处消杀。许多地方停电停
水，平时半小时能够到达的地方，受清淤
车辆拥堵和道路损坏影响，往往要走一
个多小时甚至更久。

7月15日前后，横州多处受灾点陆
续打通道路。在受灾较重的云表镇，武
警官兵完成抗洪抢险任务撤离，当地群
众自发走上街头欢送。与此同时，清淤、
消杀、防疫和恢复重建仍在继续。

目前，姜锴还在整理参与支援的飞
手信息，准备以协会名义致谢；卢国杰回
到贺州后，捐出3万元，为部分自费赶到
灾区的飞手补贴油费和高速路费；韦俊
朱则刚刚结束消杀工作返回家中。

随着积水渐退、道路恢复，这场由无
人机接续的空中抢险告一段落。飞手们
悄然退场，而这片土地的重建与复苏，仍
在继续。

广西横州洪灾一线

助力打通空中救援通道的无人机飞手
2026年7月，受台风“美莎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

雨。横州市六蓝水库、云表水库坝体出现漫顶、缺口，下游多个村屯被洪水围
困。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和专业抢险队伍迅速进入受灾区域，舟艇驶向被困
村屯，大型机械向中断的道路推进。

与地面救援同步，一批批无人机飞手从广西各市及周边省份赶来。道路尚未打通
时，他们把水、食物和药品吊运进被洪水包围的村庄；随着积水退去、救援重点转向清淤
和防疫，无人机的作业模式也随之切换，转向对受灾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空中消杀。

从紧急救人、运送物资，到灾后消杀，无人机全程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的关键
环节。它虽无法替代舟艇、动力舟桥和大型工程机械，却在道路受阻、人员难以抵
达的地方，成为专业救援力量之外的一种补充。

丹霞山下，一群师生建了一所中草药博物馆

从一门课到一所博物馆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也是我在青春里不想错过的经历。”
2024级中药学学生、青年大学生“百千
万工程”突击队队员周雨飞说。

“教师们进山考察，发现了许多珍稀
中草药，决定对丹霞山中草药的分布情

况进行更深入的摸底，同时将我们学校
《药用植物学综合实践》课程放在丹霞
山。”南方医科大学团委书记、“双百行
动”驻仁化县服务队队长孙俊川介绍。
实践课程落地丹霞山后，会制作一批标
本留在当地，南方医科大学丹霞山中草
药博物馆便应时而生了。

而在博物馆动工前，师生们已经多
次进入山林采集草药，制成标本。“博物
馆怎么建？怎么更好地体现丹霞山中草

药的情况？”孙俊川还跟随专业教师前往
广州多家中药标本馆和中药博物馆，了
解标本陈列和科普讲解等方面的做法。

经过近三年的投入建设，南方医科
大学丹霞山中草药博物馆在今年4月正
式揭牌。馆内陈列着三届“突击队”师生
从丹霞山采集、制作的百余份规范、精美
的腊叶标本。

白天上山采药，晚上
制作标本

“爬九九天梯那天，太阳特别毒辣。
石阶又陡又窄，旁边就是深谷。我们背
着装满中草药的采集袋，没走多久，衣服
就全贴在背上了。”2024级学生、“突击
队”队长吉丽迪斯・朱马哈孜来自新疆，
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广东的山林。

她回忆，那天随着山路不断向上延
伸，队伍里说话声越来越少，只剩下急促
的呼吸声和登山杖敲击石头的声音。吉
丽迪斯一边留意着队员的状态，一边保
护沿途采集的样本。“走到三分之二时，
我也想过放弃。但是回头一看，没有人
掉队。”队员们相互搀扶，硬是走完了
1500多级台阶。

中午下山后，队员们还为前来研学
的少年儿童们讲解中草药知识。“我们会
手把手地带领小朋友认识岭南百草、学
习制作腊叶标本。”“突击队”队员张静怡
说。对她而言，实践中最难的环节是野
外识药。“丹霞山林物种繁茂、植被交错
丛生，大量夹竹桃科、茜草科、芸香科、唇
形科、豆科等外形相似的中草药混杂生
长。如果只依赖课本，我们是很难辨认
的。”师生们需要反复观察植株形态、气

味、花果特征等细节，逐一比对。
在丹霞山的每个晚上，除了复习当

天采集的植物外，学生们还要在老师指
导下压制植物标本，同时补充在户外来
不及填写的采集记录。标本带生殖器
官和完整的采集记录是标本采集时的
原则。同学们所做的是腊叶标本——
将完整植株或带花带果的枝条经吸水
干燥处理后，装订在白色硬台纸上，附
上信息标签制成平面标本，这是植物学
领域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材料和档
案。除了信息准确、制作规范，师生们
对腊叶标本的美观度也有很高的要求，
希望能体现标本的自然美与科学美，让
腊叶标本用于博物馆展示时呈现它的
独特美感。

“科学规范的腊叶标本制作工序严
谨繁琐，从野外规范采集、植株修整、分
层压制、吸水脱水，到整理定型，每一步
都是对耐心和专业的考验。”张静怡说。

忙完一天的任务，队员们会迎来一
小段放松时间。吉丽迪斯记得，大家围
坐在旅馆的长桌旁，一边啃面包，一边梳
理当天的收获。“有人负责整理当天采集
的草药，有人整理照片，有人核对植物名
称。虽然很累，但大家一起做成一件事，
心里很踏实。”

授人以渔，留下带不
走的“宝藏”

师生们无法一直留在丹霞山，他们
都在思考，怎样留下一些带不走的东西？

“谢谢老师们，这回我听懂更多了！”
晚上临近九点，丹霞山中草药博物馆依
旧人声鼎沸。南方医科大学的教师正在

开展公益讲座，面向博物馆研学导师、导
游和科普爱好者讲解中草药知识及博物
馆讲解方法。

这些讲座既教人辨认中草药，也为
博物馆培养本地讲解力量。师生们都希
望，即使“突击队”结束工作，也仍有人能
够依托馆内的标本和资料，向游客讲述
丹霞山的草木。

孙俊川介绍，为了保证展陈文字准
确，中医药学院教授晁志曾一遍遍核对；
中医药学院副教授张宏伟从摸底调研、
到去各个博物馆参考经验，也始终参与
其中。

在学生周雨飞眼中，“张老师一进山
就像换了一个人，特别厉害。她在山上
看见中草药就浑身有劲，两眼放光”。年
近60岁的张宏伟身材瘦小，但脚步却比
学生们矫健，在山里从不用麦克风，和学
生们随时围在草药旁“开讲”。但她却不
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这就是正常的教
学，做了本来应该做的事”。

近三年间，师生们留下的不只有百
余份科学规范的腊叶标本，他们还整理
了首个《丹霞特有种药用数据库》、设计
了研学路线和沉浸式科普体验活动，更
成为连接“林药轮作”技术与产业的枢
纽。如今，山林里的植物被带进博物馆，
教师讲述的知识也通过当地研学导师和
讲解员继续传递。

这样的行动在广东并非孤例，他们
的背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和庞大的群
体。据了解，团省委持续开展广东青年
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截至
2026年7月，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
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对需求数
突破12000个，共推动10万余名大学
生入县兴乡。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小悦

在救灾现场的FC100运载无人机

南方医科大学丹霞山中草药博物馆内景

盛夏的一天清晨，南方医科大学的师生们背起编织袋，走进丹霞山。教师在
前方辨认植物，讲解每种中草药的特征；学生们跟在身后，攀过陡峭的山路，将采
集到的草药样本逐一挂上标签，再装进自封袋。

中午，师生们背着百余种中草药下山。短暂休息后，他们迎来在丹霞山参观
的少年儿童们，并为他们讲解中草药的辨认知识、开展手工制作药包等活动。到
了晚上，白天从山上背回的草药还要趁新鲜当天压制，之后再制成腊叶标本。

自2023年10月起，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丹霞寻百草——探寻岭南中
草药，赋能乡村振兴”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以下简称“丹霞寻百草”突
击队）的师生们一次次进山识药、采集和制作标本，并在丹霞山建立了一所全新的
中草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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